
有哪些写女主是丫鬟的古言？

那个痛哭流涕的绝色女子，才是镇北将军真正该娶的人，蒋家大小姐。

而我，是她的贴身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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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绝色女子。

绝色的意思，就是即使她哭得涕泪满面，仍然让人惊艳，看着赏心悦

目。

我的公婆、我的爹娘、我的丈夫，仿佛都被她哭断了肝肠，错愕地看看

她，再看看我，谁都说不出话来。

我当然知道他们错愕什么。眼前这个绝色女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只

是我性子冷些，大概没有她那般柔软，招人怜爱。

我坐在厅中未动，抬头看我丈夫，朝廷新封的镇北将军：「将军，你娶

的到底是蒋家的小姐，还是你的妻子？」

我丈夫看看我，再看看地上站立的那个与我一般长相的女子，铁青着

脸，沉默不语。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036424/answer/1160638606


我等了一会儿，他只是将我俩瞄来瞄去，不说话。我低头笑笑，到底不

是本主，鸠占鹊巢，占得住一时，占不住一世。

我向那女子伸手：「药水给我吧，咱俩也该换过来了。」

女子停止抽泣，看了我一眼，低头轻移莲步，走上前将药水递给我。

我打开瓷瓶，鲜红的药水如血。我将它倒于手上，搓一搓，双手敷面。

很快，我听见厅里的众人皆小声惊呼。我知道，药水生效，我的面具掉

了。

我命身后丫鬟取铜镜来，低头一照：我不再闭月羞花，镜里的面貌清淡

无味。

五年后，我还是被打回原形——一个丫鬟。

站在地上的女子，才是镇北将军真正该娶的人，蒋家大小姐。

而我，是她的贴身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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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被带到她身边时，我们都只有十二岁。她是娇滴滴的大家闺秀，

我是逃难在外的孤女，我们相比天上地下。

我到她身边时，蒋家正妻失宠，她和她母亲正被庶母和庶妹压制得头都

抬不起来。

概因镇北将军府到蒋家订亲求娶。蒋家只有嫡庶两女，镇北将军有权有

势，他的公子娶了蒋家哪个女儿，哪个女儿的母亲便在蒋家说一不二。



我这小姐虽嫡女，母亲却懦弱，又不如庶母受宠，被步步打击，若在皇

室怕是此刻早入了冷宫。

我是她的丫鬟，自然与她休戚相关。再者，我看她被欺负，整日委委屈

屈、战战兢兢的样子，不知为何便心疼起来。

我教她如何在她爹面前表现得聪明伶俐、善良友爱。教她如何不着痕迹

地为她母亲说话。我还教她，怎样树起防心，躲过她庶母、庶妹的明枪

暗箭。

她本聪明，我教她的她颇能举一反三。不出一年，她不但被宠如明珠，

还能与我筹划着，反过来将她庶母一军。

我颇欣慰，小姐在府里立起来了，丫鬟的日子便好过了。

她有时会问我，怎么能明白那么多人心阴暗，教她那么多诡道法子，把

见过世面的蒋老爷都蒙哄过去。

我笑言，我是从哪里来的，逃难来的。她在府中金尊玉贵地长大，而我

自小，不看透炎凉冷暖恐怕活下去都难。

我与她一同在府中明争暗斗，情谊自然不比寻常。

她庶母已经被我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给按得死死的，无法兴风作浪。

我们几乎没吃过亏。毕竟她庶母只是图些府中大权，和我这种不用心便

得死的人没法比心机。

我最后一次出手，是她庶母想诱我投靠她，拿些银钱引我动心。

我自然不从。我将来规划的是跟着小姐进将军府，哪里是这些蝇头小利

可诱。



可她庶母好歹在府中还能说上话，见我不从她恼羞成怒，趁小姐不在，

拿个由头命人乱棍打我。

我当时心里便是一凉，只怕今日命丧。谁知我被打得皮开肉绽，眼看上

不来气时，小姐回来了。

我仍记得，她情急下连喝住下人的工夫都没有，合身扑在我身上，将我

护在下面。

下人一惊，手一偏，棍子打到她头上，鲜血直流，差一寸便到脸上。

大户人家的小姐被下人打到差点破相，还是庶母指使，传出去简直笑

话。

蒋老爷闻听大怒，再加上小姐的梨花带雨，我的话里藏刀。她庶母本就

有失宠迹象，这下真的全盘皆输。

我的小姐订到镇北将军府，这件事稳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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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下人房榻上，将养我满是伤痕的身体。小姐哭肿眼睛，端着亲手

熬的汤药来，亲自喂我，推托不得。

我看着她为我流泪担忧，当下心里一热。能扑上来替我挡棍子的人，当

真不多。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暗自说，不管她扑上来时是为了救我还是施展苦肉

计扳倒庶母，我从今日起，只真心待她。

我还在暗想，她已经开口，她说不管我帮她是真心还是为了跟她嫁到镇

北将军府，摆脱丫鬟身份做个侍妾。今日我没有叛她为她挨打，她今后



只真心对我。

那一日不管何时想起，我都会微笑。打我出生，这么暖和的时候不多。

扳倒庶母，即将嫁到镇北将军府，这两件大喜事同时发生，她顿时轻快

了许多。

府里没了对头，没人等着害她，她借个个时节赏花踏青拜月游湖，不再

像从前拘在府中不敢出门。

蒋老爷心疼她差点破相，也不过分拘她。

全府只有我劝她，快嫁人了，不能总是任性出门。

可她之前被压得着实喘不上气来，一旦放松了，不是那么容易被拘得住

的。

见我劝得多了，她索性出门不再带我。

我一个丫鬟，即便和小姐再亲密，毕竟尊卑有别，也只能闭嘴不说。所

幸婚期快到，再由她玩几天也就该收心嫁人了。

不出两月，婚期快到。我忙着替她准备嫁人琐碎，无暇顾她，只知她日

渐沉默消瘦，却也实在没空留心。

我就疏忽了两个月，她便出事了，还是在嫁人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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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为她清点嫁妆，准备出嫁，忙至深夜。她只沉默看我忙碌，抿嘴

并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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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异样，去问她，她死死盯着我，支开众人，眼睛通红。良久，突

然开口说了句晴天霹雳，她不嫁了。

我晃了晃身子，险些跌倒。想想她之前情形，心里一直怀疑又不敢说的

事浮出来：「你心里有人了？」

她点了点头，不等我问便交代，那人是个读书人，他们在外偶遇，几个

月间便许了终身，约定生死相依。

我问她，眼看要嫁人了，便是心里有人又能怎样。

她下面说出的话更让我如耳边炸雷：「你替我出嫁！」

她脸色潮红，带着孤注一掷生死不理的决绝，对我快速说出计划。

书生祖上是江湖人，有世间传说已久的人皮面具。

她要我们互换，说她带我出门的时候，书生早已将我面貌画下。如今面

具造好，我们只要戴上，便变换了相貌。

我替她出嫁，她夜奔去找书生。

我扶额，深觉我这小姐陷入情中，神智全都不在。

我苦劝她，奔者为妾，她这么一跑，无媒无聘，将来嫁人连婚书都不好

写。

她不怕，两情相悦要什么婚书。

我又说，她花容月貌，从此隐于面具，想摘时她也不得摘，万一被人认

出来一世尽毁。



她轻笑，说书生爱的是她的人。

我实在无法，便说人皮面具若不牢靠掉了，我们全都要倒霉。

她拿出两张薄如蝉翼的面皮来，告诉我人皮面具没有书生家祖传的药

水，至死不掉。

只是我仍不愿意。

她突然冲我跪下，泪如雨下求我成全。

她说：「将军府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你用心为我筹谋，不也是为了不

做丫鬟，跟我到将军府做屋里人吗？现在你不用做屋里人，我直接将正

妻之位让与你！」

我深深看她。她头上为我挡棍，少了块头发，如今才长出稀稀拉拉一

缕。

我闭眼，咬牙说：「我帮你。」

她大喜，我接着一字一句：「我为的是你救我的情义。要不然，我也是

有傲气的，我宁愿身为丫鬟进将军府打根基，也不愿顶着你的名义做什

么正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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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我与小姐对坐流泪，直至天明。

天亮之后，她提包袱与书生私奔去，我坐花轿进将军府做主母。

拜堂洞房，皆是我替。我变成蒋家大小姐，镇北将军府少主母。她变成

偷了金银细软奔逃的丫鬟。



将军府人丁简单，就我丈夫这一根独苗。

只是这独苗却是个纨绔子弟，成日听曲看戏，架鸟玩鹰，气得我公公吹

胡子瞪眼。

听说太子未废时，还曾青眼于他，属意他做女婿。

只是此事刚订没多久，太子被废，他的独生女病死。

现在看来，幸亏此事未成，否则太子的女婿是个纨绔子，传出去丢了太

子面皮还连累将军府。

如今我既嫁了他，便不会叫他这么浪荡下去。

看准他吃软不吃硬，我便先日日投其所好，学他爱唱的曲爱听的戏。只

是学得不成章法，唱出来连院子里那只鹩哥都不如。

我喂他养的鸟逗他训的鹰，什么好给它们吃什么，不出数月将那几只扁

毛喂得圆润如猪。

他见府里终于有人与他同好，跟他一起不务正业，倒也看我新奇起来。

只是我五音不全，唱戏唱得他头疼脑热，实在睡不着便起来指点我一

二。我学得认真，悟得快，他也教得渐渐勤快，每日天不亮便拉我起来

吊嗓。

我将他的鹰养肥，他气得火冒三丈，责令我日日遛鹰，给他遛瘦为止。

他怕我伤着他的鹰，亦步亦趋在我后面跟着。

一来二去，我与他日渐亲密，慢慢变得无话不谈。



我又会做美食、会讲故事，他便越来越喜欢围着我转，出去得都少了。

喜得镇北将军夫妇直夸讨了个好儿媳。

每日我都讲故事给他听。从我逃难的见闻，到民间流传的皇家秘辛，变

着法给他讲得有趣些。

他说我比说书人讲得好，都不用到茶馆去听书。

有一日我兴起，给他讲了个他祖辈的故事。

镇北将军是世袭的，因为他有个好曾祖，少年时平民乱、打地痞保一方

平安，壮年时参军打蛮夷，屡立战功救下无数百姓。民间传说中，他是

神一般的英雄人物。

我丈夫虽知道自己曾祖战功显赫，却着实没听过民间传说。我公公谨

慎，不敢讲祖辈英雄，怕我丈夫从小桀骜，知道了更是骄纵。

我如今一件一件地讲给他听。

他初时听得兴致勃勃，后来越听越沉默，只是眼睛精亮起来。

打从我讲完老镇北将军的种种事迹，我丈夫走路都挺直腰板，呼呼带

风。

他从小习武，文韬武略均有名家教授。只是他玩心太重，不甚用功。

如今重新捡起再学，他颇聪明，下了死力气，晨起舞剑，挑灯夜读，再

不在外间流连。不出一年，他的师傅们都说他如今在同辈中已经佼佼。

我逃难路上，多听民间传说，当今朝中乱象重重。

太子被废，夺嫡者甚多。



我将路上听到的传闻都说与他听。他家中太平，乡土安宁，不像我一路

逃难过来，听闻见识都多。

他细细听我说民间传言，眉头皱得死紧。我穿插着再讲讲历朝来保国卫

家的义士风骨，说得他深夜仍端坐书房思虑，与公公探讨朝中形势。

公公恨不得到祠堂给祖宗上香，谢祖宗保佑他这棵独苗终于懂事。

思索几日后他对我说，朝中如此下去，必有大乱。身为男儿当有一番作

为，拨乱反正才不枉曾祖打下的名声。

很快，我丈夫的话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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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四皇子联合北疆蛮夷起事，据说四皇子登基之日便有十六州送与蛮

夷。

当下皇帝偷偷离京躲避，一时烽火连绵，战事频起。

镇北将军守疆御敌义不容辞，我丈夫跟着公公入了军中。从传令兵做

起，再到先锋官，从小小战功到斩获蛮夷首领数十个，我丈夫同他曾祖

一样，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这些事我丈夫写给我的信里一概不提。他只同我讲，想念我给他讲故事

的时光。时不时在战地中拈一朵花，拣几块漂亮石子，差下人从两军阵

地为我送回。

我婆婆年老，由我在家打理将军府一概事务，将府里理得清清楚楚。

我既为将军府少主母，当尽力为他免去一切后顾之忧，由他安心立功

去。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闲暇时看看他送回来的干花，把玩他为我拣的石子，却也不由低头笑

笑。我这个丈夫，傻得可爱。

我丈夫最后一战带兵打败蛮夷，少年成名在此一役。可毕竟大军都在边

境，鞭长莫及，四皇子早于京城控了局势登了基。

四皇子派人传话，前事一笔勾销，只要效忠，镇北将军府仍是世袭罔

替。

我公公和一干军中将领见事已如此，也只能暗叹一声接受提议，跟四皇

子和和气气。

我丈夫却不愿意。他回来后总是叫我一遍遍给他讲故事，讲他曾祖、讲

民间传说的忠臣义士。

我眼见他神情阴郁，每日闷闷不乐。我虽想和他朝朝暮暮，可我更愿意

我丈夫身为男儿，在这世上风发意气。

我便劝说我丈夫，给公婆找个容身之地，我自尽力伺候尽孝。而他，自

去干他的事。今后是生是死，都由心去。家里我自能料理清楚。

我丈夫想了一夜，终是在清早不告而别。带着他在战场上培养的心腹，

往京城去讨伐四皇子，勤王护驾去。

这件事本是找死，谁知我丈夫数次九死一生，竟也真的做成。我丈夫拥

立废太子登基，四皇子被我丈夫带兵围住，贬为庶人。

我公公上表请辞，称年纪老迈需将养身体，乞皇帝将镇北将军之位与我

丈夫。

皇帝答允，亲自为我丈夫加封，而我夫贵妻荣，成为真正的将军夫人。



就在这时候，我这小姐哭哭啼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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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口咬定当初她被下药，醒来不知为何变成了我的模样，被弃山野，

几乎性命不保。

后遇高人，认出她被戴了人皮面具，为她调理几年，还给了她去掉面具

的药水，叫她回来找我。

她的话本没人相信，奈何她头顶有替我挡那一棍留下的疤。更有她当着

所有人的面，亲自洗去面具大变活人。

我一直坐着没说话，看她玩耍。她眼神闪闪烁烁不敢看我，只是不断低

头，在我眼前露出她头上那块头发稀少的疤。

我看看她的手，粗糙黝黑。看来那书生没让她过什么好日子。

奔者为妾，能让她不顾名节私奔的男人，在山穷水尽时不卖了她都算不

错了。

只是这苦日子倒是把她打磨狠心了。她回来，我却如何自处？

我回头，看着我丈夫。

这几年他越发俊朗了，不再白净，身上却带着铁血的味道，不怒自威。

这样的男人，谁能愿意拱手让人。

我问他：「你娶的是蒋家大小姐，还是你的妻子？」

其实我也早已不愿以蒋家小姐的面目示人了。



调教丈夫的是我，伺候公婆的是我，将军夫人，是我。

与我丈夫情投意合的，也是我。不是什么蒋家大小姐。

我等着我丈夫回答，终究还是有些忐忑，手心不由渗出冷汗。

一个是大户人家小姐，一个是与他结发的丫鬟。旁人怎说我一概不管，

我只看他怎说。

我丈夫却始终沉默。沉默到我觉得胸腔从温热到冰凉，他仍未张口说

话。

我笑了。罢了，人心冷暖，从小不就看透，还期望自己身上能发生奇

迹？

我伸手，从我那小姐手中拿过药水，将面具卸掉。本来面目露出来，相

貌平凡，别说倾城，倾个村都难。

也难怪我丈夫不愿开口，一个真绝色千金小姐，一个假美人还是个丫

鬟，便是给我，我也知道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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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将军府，到他们给我的一个小庄子上过活。

将军府未追究我冒充之罪，仍给我大笔银钱，配了丫鬟仆役。

我每日直到日上三竿才起床，逗狗喂猫，养鸟架鹰，招人来唱戏唱曲，

竟过起了我丈夫未成婚时的日子。

也不知他现在做什么，大约打算另娶了吧。



便是我一向冷心冷情，思及此事也不由难过。

我还有一肚子故事没讲，最好听的故事他还没听到呢。

我叹了一口气，蹲下摸摸院里的一只猫，也不知怎的，眼泪便一滴一滴

掉落在猫头之上。

猫嘶叫了一声跑走，我蹲在原地，眼泪纷纷落下，难以止住。

有双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没等我抬头往上看，那人蹲下来，大手抚上

我脸颊，将我眼泪擦掉：「我从未见你哭过。」

我抬头，是我那从前的丈夫。

透过泪眼望去，他咧嘴笑：「我来接你回去。」

我惊疑不定，莫非是他要出征，需要我去稳住府里？还是我那小姐与书

生的旧事被发现了？还是公婆病了？

我还没想完，他又笑了：「别瞎想了，家里什么事都没有。你骗了我几

年，宁愿顶着一张面具，也不愿拿真面目跟我过日子。我也得报复你一

次，冷一冷你，让你也难受难受。」

我抬头看他，太过惊喜连声音都颤了：「你不另娶？」

他伸手捏住我的脸颊：「我为什么要另娶？我还没听够你讲故事呢。」

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一辈子也听不够。」

我流着眼泪大笑，扑上去抱住他，给他讲了个时新的故事。

当年废太子时，为斩草除根，四皇子命人将废太子独生子杀掉。



废太子为保儿子，只得将与他极像的同胞姐姐打扮成男孩，命人抱出去

逃难引人注意。将真正的独生子扮成女儿样，假称病死，藏了起来。

一路上护送人等被追杀殆尽，废太子的女儿为了自保，混入大户人家做

丫鬟，还稀里糊涂嫁了当初就差点嫁了的人。

她的丈夫还南征北战平定天下，拥立了自己父亲为皇帝。

如今废太子成为新皇帝，她却仍戴着人皮面具，不愿回到公主身份，只

想与丈夫岁月静好。

谁知又出了鸠占鹊巢这一档子事。

我丈夫听得目瞪口呆，半日才说：「你是故意混入蒋家，故意将我调教

成现在这样，为你父亲打天下的？」

我看着他，心里又忐忑起来，低声说：「是或不是，你待怎样？」

他使劲捏我脸颊，恨声说：「我如今已离不开你，我还能怎样！」

我望着他，日头正好，春光满院。

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仿佛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个愣头青小子。

远处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我丈夫警惕回头，我笑着制止了他：「那是接

我回宫的人到了，准备接驾吧，我的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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